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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南海诸岛的海南要港史考
周运中 Yunzhong Zhou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mportant Ports in Hainan which 
Connect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摘要】海南岛联结南海诸岛的重要海港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东部，文昌的清澜港在古代和南海诸岛的联系最
为密切。现在与南海诸岛联系最为密切的琼海潭门港，明末清初才兴起，晚于清澜港。陵水县的一些港口也和
南海诸岛有联系。三亚早期的港口在西部，清末东部的三亚港、榆林港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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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ortant seaports in Hainan island which connecting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 of the Hainan island, and the Qinglan oort in Wenchang was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in ancient times. The Tanmen port in Qionghai, which is the modern port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ater than the established of Qinglan port. Several 
ports in Lingshui county were also link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early ports of Sanya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west, the Sanya and Yulin port from east were rose until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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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主要从海南岛东南部港口去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古代重要的海港——文昌清澜港在明代之前就已兴起，
清代兴起的重要港口有会同县潭门港（今属琼海）、崖州榆林港（今属三亚）等。理清这一段历史很关键，因为文昌人去
南海诸岛在琼海人之前，所以琼海人的“更路簿”源自文昌，这对我们研究“更路簿”的源流极为关键。
清澜、潭门到万宁一带海岸设县较晚，唐高宗李治显庆五年（660）才设乐会县，龙朔二年（662）设万安州（治今万宁），
说明原来这一带以土著为主，这也是这一带人擅长航海的原因。
中国古代所有地图中，北宋《九域守令图》的海南岛轮廓最逼真。《九域守令图》于 1964 年在四川省荣县文庙发现，
北宋末年刻石，由地名推测刻石时间在宣和三年（1121）[1] 。然《九域守令图》中的海南岛虽然逼真，但各地误差却不同，
陵水、万安（今万宁）两城的位置太过西南，所以万宁到乐会之间的海岸被拉长了。再比较各地海岸可以发现，万安到陵
水之间的海岸也被拉长了，陵水到朱崖之间的海岸则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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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九域守令图》画出的绝大多数中国海岸
并不逼真，唯有海南岛很逼真，很可能是因为根据海图画出。
而陵水与乐会间的海岸之所以被拉长，很可能正是因为海
图的作者最熟悉这一段海岸。而且海南岛整体按顺时针方
向偏转，说明制图者很可能受到磁偏角的影响，同时也说
明制图者很可能是航海者，而且来自海南岛东部海岸。
 一、文昌清澜港
海南岛渔民自古以来就频繁来往南海诸岛，现在人们
最熟悉的重要海港是琼海的潭门港，但在古代更重要的是
文昌的清澜港。
清澜港口窄腹大，现在内部称为八门湾，因为现代海
岸淤积，古代的清澜湾更大。文昌城在清澜湾内，古代就
在海边，清澜港就是文昌城的外港。文昌在海南岛东北角，
东北通广东，西北通广西，地处三岔路口，地位重要。文
昌是海南岛距离珠江三角洲最近之地，也是古代中国大陆
海船去南洋必经之地。现在清澜港还是海南第二大渔港，
近海有七洲洋、铜鼓、清澜三大渔场，渔汛期长，水产种
类多。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清澜港是古代的重要海港，
也是联结南海诸岛的重要海港。
文昌铺前镇七峰村渔民蒙全洲在 1977 年 93 岁高龄时
回忆说，他的祖父在清代中期就和文昌东部保陵港的人一
起去南海诸岛捕鱼，琼海人去南沙群岛的技术是由文昌人
传授的。他的父亲替文昌人开船，清澜港和潭门港的一些
船主都叫他父亲开船。他本人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15 岁时就去西沙群岛捕鱼，光绪二十七年（1901）17 岁就
去南沙群岛捕鱼 [2]。
文昌龙楼镇红海村渔民符用杏在 1977 年 91 岁高龄时回忆
说，他的伯父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去西沙、南沙捕鱼，父亲跟铺
前镇人去南沙捕鱼，他从光绪年间开始每年去西沙、南沙捕鱼，
乘坐清澜港的船。埔前镇人从红海村开船，龙楼镇向南是清澜
港，从清澜港去西沙 17-18 更，再去南沙 31 更 [3] 。
文昌东郊镇良田村渔民王安庆在 1977 年 64 岁时回忆
说，他 15 岁（1928 年）就去南沙捕鱼 [4]。东郊镇在清澜港
东部，西部即今清澜镇，东郊也在清澜港范围内。
琼海潭门镇草塘村渔民柯家裕在 1977 年 71 岁时回忆
说，他们到南沙时，文昌保陵港的符鸿辉、符鸿光已住在
鸟子峙，文昌渔民有的三代都在南沙群岛捕鱼，住在鸟子
峙、奈罗、罗孔等岛。听说最早去南沙的是文昌人，琼海
人在他们之后才去南沙。潭门港最早去南沙的是草塘上教
坡的何大丰等人，何以清在清同治十年（1871）就去南沙，
潭门港的渔民是由文昌龙楼镇的人带去南沙捕鱼的 [5]。
文昌龙楼镇金星小学校长林英在 1977 年 59 岁时回忆
说，他从 28 岁就数次去南沙捕鱼，龙楼渔民向海口、临高、
琼海人租船，从清澜港开船，顺风 40-48 小时到西沙，再
顺风 60 小时到南沙。文昌人把岭说成马，所以黄山马（今
永兴岛）即黄山岭，文昌的铜鼓岭即铜鼓马 [6]。
可见，文昌人很早就掌握了去南海诸岛的技术，而且
传授给琼海潭门人，潭门人也承认这一点。1921 年潭门人
苏德柳的“更路簿”开头注明：“抄自文昌”。东海更路
的起点是大潭，有人据此以为此本是文昌人从潭门抄来，
再由潭门人从文昌抄回 [7]。此说显然不确，首先是不明白
清澜港在古代的地位远超潭门，其次是不合逻辑，如果是
潭门人发明，潭门最早的“更路簿”不可能一本不存在！
而且潭门人苏德柳的“更路簿”首页注明是“抄自文昌”，
如果是抄回，为何不说明？其实潭门人跟文昌人学会去西
北宋《九域守令图》之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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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南沙的技术，又把起点改为潭门，二者并不矛盾。
清宣统元年（1909），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乘“琛
航”“广金”二舰巡视西沙群岛，在一岛上遇到海南渔民，
李准说：“余询其渔人为何处人？据言为文昌、陵水之人，
年年均到此处。”可见文昌人原来确实常去南海诸岛。
明初的王直说他的父亲泰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任
琼州知府：“往清澜浦视蕃舶。”[8] 清澜浦即清澜湾，洪
武年间就有很多蕃舶。中国东南的航海史在宋元到明初持
续发展，所以清澜港很可能在宋元时期就有很多外国商船。
光绪《吴川县志·人物传》：“陈惟中，字子敬。宝
祐四年进士，任文昌县。景炎中，端宗迁硇洲，惟中转饷
艘至井澳，将趋硇洲，元将刘深帅水兵来追，张世杰前锋
稍却，深纵火焚舰。惟中与吴川司户何时方朝食，投箸而起，
亲冒矢石，俱被创，力战，值天反风，我艘乘上流亦纵火，
深兵始逃。”此处所说有误，宋端宗所在井澳在今珠海横
琴岛，在此战败，才到文昌七洲洋，再迁吴川县硇洲，即
今湛江硇洲岛。这条史料非常重要，因为能够解释为何宋
端宗要从珠江口南逃到文昌县的七洲洋，正是因为文昌知
县陈惟中来送粮，南宋海上朝廷才决定到文昌县就食。文
昌县在航路要冲，本来就是从珠江口下南洋在海南岛第一
站，所以历史上就与珠江口关系密切。
正 德《 琼 台 志》 卷 二 十 一《 所 司》：“（ 洪 武）
二十四年指挥桑昭以清澜海港，边临大海，尝有倭寇泊舟，
侵掠居民，奏立守御所，军一千名以备御。”《海寇》：“宣
德九年，倭寇登清澜岸，据所城池。千户刘某、陈某逃窜，
后以失机典刑。”又，“（弘治）十六年，琉球国番人蔡
伯乌等一百二十九名，驾双桅船四只，往来清、万、南三
所地方，督备指挥李序捕获送官。”
明代广东按察副使顾可久所作《琼管山海图说》，全书
目录按州县分列，唯有清澜所是所，卷上《清澜所山海图说》
说到：“清澜所在琼之东南，去文昌二十里，去会同一百里、
乐会一百里，皆海面也，特设以为县卫。无黎峒，惟海寇是
虞。”《文昌县图》标注：“东至大海，直抵诸番。”乐会
县等其他各州县的图上都不提可以到达海外，说明文昌县是
最重要的对外联系之地，而文昌县的港口就是清澜港。
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疍俗”：“疍人各州
县皆有，居海滨沙洲，茅簷垂地，或从屋山头开门。男子
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岁
办渔课。”卷十《户口》记载正德七年（1512）海南各县
疍民户数：文昌 230 户，会同 88 户，乐会 112 户，万州 77
户，陵水 100 户，崖州 349 户，可见海南岛东部各地，文
昌疍民最多，这是文昌航海发达的重要原因。卷十二《乡
都》记载疍民分布在文昌县迈陈都四图、会同县太平都三
图、乐会县博敖都莫村都、万州会通都、陵水县那亮二图、
脚岭乡二图、崖州保平里、望楼里、番坊里、大疍里。
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器用属”：“鹦鹉杯，
螺，出清澜海，形似鹦鹉，用金银厢为嘴，为酒盏是也。其
内壳有白，然眼钻，取为茶匙，比金线螺者特美。”鹦鹉螺
最北的分布地在吕宋岛中部，西北到加里曼丹岛（婆罗洲） [9]。
清澜海域不产，这是清澜港的渔民在南海捕捞来的，证明清
澜港的渔民最迟在明代中期就去南海的东南部捕鱼。
汤显祖在贬到徐闻县时曾到过海南岛，他离开徐闻县
时有诗《徐闻熊明府以鸡舌赠别期复为郎也却赠》：“鹦
鹉盃尖易行酒，鱼子笺灰难草麻。三省郎官事已任，与君
吞却沉香花。”徐闻县的鹦鹉螺杯无疑来自海南岛。
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货之属”：“海漆香，
产文昌海港，黑色，焚之，油出如漆。”一般香料来自深山，
不可能出自海港，所谓海漆香很可能来自海外，是文昌人
从海外买来。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货之属”：“琼
芝，文昌多。”“货之属”：“琼芝菜，一名石花，文昌多。”
石花菜是一种红藻，南海诸岛也有。“石之属”：“海花石，
有似花树假山者。”不知是否来自外海？
明代《苍梧总督军门志》是两广总督辖境军事专志，
因为两广总督治梧州，古名苍梧郡，所以雅称为苍梧总督。
嘉靖三十一年（1552）应槚辑成此志，万历初年由凌云翼
增补，万历七年（1579）刘尧诲重修，王宗沐给应志作序
说到此书“舆图、兵防各二卷”，他又给刘志作序说有“舆图”
三卷 [10] 。今本刘志即有“舆图”三卷，即卷三到卷五，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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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是两广各地地图，卷五是《全广海图》，说明卷五是
万历七年刘志新增。卷五“序”说：“嘉靖末年，倭夷窃发，
连动闽浙，而潮惠奸民，乘时遘衅，外勾岛孽，内结山巢……
故节该历任军门吴桂芳等议设六水寨，各统以参总，募土
客兵，给与船器，专备追击。续该福建军门刘尧诲以南澳
为闽广之交，议设副总兵，以总两省舟师，协柘林、铜山
二寨而守之，计亦周矣。”这也说明此图是万历七年刘志
新增，该图上最突出显示六个新增水寨，黑底白字表示，
比府州县的方框还大，仅次于省城广州。
《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五《全广海图》用极大的字体
标出清澜港：“此琼州各港海贼聚散往来，在此处抛泊，
邀截商船。”这是图上唯一有文字说明的海港，说明清澜
港最重要。
明清时期海南岛各地以文昌县的妈祖庙最多，清澜所
海边就有，这也从侧面印证文昌清澜港的重要地位 [11]。现
在海南省和东南亚重要的海神水尾圣娘信仰也是源自文昌，
印证文昌古代航海发达 [12] 。
 明代的文昌县铺前港也是重要海港，正德《琼台志》
卷五“文昌县铺前港”：“在县西一百五十里……为海商
舟航集处。”铺前港在清代有很多人去南海诸岛，有历史
基础。同卷还记载文昌县的潭牛港、抱凌港、陈村港、赤
水港、郭㜑港、石栏港、抱虎港，另有大贼澳：“在县东
一百里青蓝都铜鼓岭之东，海贼船湾泊处。”北峙澳：“在
县北一百六十里海傍，水深山峙，颇堪泊舟。”可见文昌
港口很多，航海文化发达。
近代海南岛各地移民南洋的人口，以文昌县最多。日本
侵占海南时调查：“以文昌江与清澜港联络，耕地瘠瘦，多
系老人及妇女耕作，青年壮年喜往南洋谋生，故文昌县出华
侨最多，已达九万，每年有巨额款项寄回家乡。”日本人称
清澜港是海南岛东部唯一良港，有大型帆船数十艘往来本岛
各港及香港、澳门、北海、安南、暹罗、新加坡 [13] 。
许崇灏在 1945 年根据陈献荣、张一凡、江应梁等人的
文章重编的《琼崖志略》第二章《琼崖的地理》六《港湾》
说清澜港：“民国初年，文昌绅士林天嶷及华侨贡有渊、
陈昌连等，曾组织清澜商埠有限公司，规定资本百余万，
已收十二万，填有基岸甚多，不幸工程尚未着手，而欧战
已起，华侨商业大受影响，已认之股不能续缴，该公司遂
暂停办。”
总之，文昌县的清澜港在宋代就是重要海港，联结大
陆与南海。所以元、明、清时期一直是海南岛最重要的海港，
海南岛最早去南海诸岛的渔民多数出自清澜港。海南岛渔
民往来南海诸岛的历史基础非常久远，绝不是清代才有，
而从清澜港在宋元时期就已经非常繁荣的历史基础来看，
中国人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也很有可能早到宋元。
二、琼海潭门港
潭门港的兴起较晚，元代一度短暂兴起，但不是重要
港口。明代默默无闻，清代才有记载，但是直到清代中晚
期才有明确记载，民国时期才逐渐成长为海南岛的重要港
口。现在潭门港不仅是海南岛联结南海诸岛最重要的民间
渔港，还有很多来自海南岛西北部儋州、临高的渔船在此
停泊，在潭门港附近的近海捕鱼。
 今琼海市的前身是古代乐会、琼东二县。乐会县始建
于唐显庆五年（660），县治在黎黑村（今长坡镇烟塘墟）。
宋代曾寄治南营村。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迁治于太
平都调懒村（今福田镇新潮村）。至元二十八年（1291），
乐会县西北境割出，新置会同县，县治设在永安都乌石村（今
大路镇境内）。至元三十一年（1294），乐会县迁治于万
《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之海南岛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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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河之北（今朝阳乡旧县村）；大德四年（1300 年），乐
会县又迁治于万泉河之南、流马河之北的阴阳山（今朝阳
乡乐城墟）。皇庆元年（1312），土酋王高烧毁县治，会
同县迁治于太平都斗牛乡（今潭门镇旧县村）。至正年间
（1341-1368），会同县迁治端都牛角墩（今塔洋墟）。旧
县村紧邻潭门，笔者曾经到此地考察，发现此村地势比周
围高，在潭门港一带非常特别，推测应与一度成为县城有关。
民国三年（1914），全国更改同名地名，因为湖南有
会同县，海南的会同县更名为琼东县。1950 年 7 月，会同
县迁治嘉积镇。1952 年，乐会县迁治中原镇。1958 年 12 月，
琼东、乐会、万宁合并为琼海县，建治嘉积镇。1959 年 11 月，
万宁县分出。
元代会同县治曾经迁到潭门港，因为地处海口，汉人
较多，便于海船接济。但是元末再次迁到内陆，因为元初
设立会同县的原因就是要打通海南岛东部的陆路，所以海
路接济不过是权宜之计。元代的潭门港未能成为重要海港，
明代的记载也很少。
正德《琼台志》卷五《山川上》记载会同县仅有三港：
东北二十里调懒港、东北四十里欧村港、东北七十里冯家
港；卷首的《会同县境》地图未画潭门，但是画出港门村，
其实就是潭门港，说明此时的潭门虽然有港之名，但仅是
一个很小的港口。
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天下沿海形势录》
说：“自海口港之东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门港，乐会之新潭、
那乐港，万州之东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
路沿海，惟澄迈之马袅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
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湾泊船只。”因为陈伦炯不熟悉海南，
所以他的书中误以为文昌的七洲洋在海南岛的南部，还画
在此书卷下《四海总图》上，这个严重错误影响到清代很
多图书。陈伦炯说潭门港属文昌县，也是严重错误。此书
卷下《琼州图》误把潭门港画在文昌的清澜港，说明潭门
港在清代已兴起，但还不太出名。
  嘉庆《会同县志》称为港门埠：“近斗牛，太平都，
县治八景之一，有大海澄潭，即其处也。”又说：“会同地方，
大势平阳，鲜高山峻岭，故据以为患者亦少。惟东南一带，
下至潭门，上至冯家，洋面浩瀚，为海匪之渊薮。往年商
船出入，往往劫掠不一。”[14] 此时潭门地位已有显著提升，
但仍不是重要港口，也不称为潭门港。
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上《海防》“会同县海防”：
“自乐会博鳌港北三十里，为县属潭门港，不甚宽广，止
可泊大船十余只。”[15] 此处明确说潭门不是大港，停船不多。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舆地学会出版的《中外舆地
全图》在《广东图》的右下角有海南岛，在博鳌港之北标
出潭门，位置正确，但是仍然不称潭门港 [16]。
 直到民国时期的《海南岛之现状》《海南岛新志》等
书论述海南岛港口时，仍均不提潭门港。
1933 年《海南岛志》列举重要港口时，列出潭门港：
“旧名调懒港，在琼东县城东三十里，位在沙涌、竹山两
溪入海处。港门甚阔，极目汪洋，一望无涯。潭门市在焉……
潮长堪泊船，潮退则为浅沙，灶户常假其地位煮盐之所。
每年二三月间，有一千担左右之帆船，由南洋各埠回港。”[17] 
此处有误，调懒港在潭门港之北，正德《琼台志》卷五“会
同县”：“调懒港，在县东北二十里太平都，潮长成港，
堪泊舟，退则沙浅，卤利灶丁煮盐，岸有调懒村。”调懒
港在东北，潭门在东南，显然不是一港。《海南岛志》多
抄袭调懒港内容，其中还多有地理错误，比如地图误把抱
虎角标为木兰角。
潭门港内景（周运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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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闻见录》之海南岛图
康熙《乐会县志·海潮》：“县东去十里为大海，东
北通广藩闽越，东南通诸藩。其近界，西南抵万州乌石墩，
西北抵会同调懒港。”这一段话不是记载乐会县界，乐会
县显然不和广东、福建、万州接壤，所以自然不能说调懒
港在乐会县和会同县界，潭门自然不是调懒港。
2000 年，潭门镇村民伍振雄挖到一块《两院禁示》石碑，
碑文为：
今后但有各省商贩，经由惠、潮、广各府沿海，驾使
白艚等□船只，入至□□地方，先将该省印给引票、货物、
关票，抵赴□□□兵巡海南道，挂号验明众船夹带违禁货
物军器，免□抽税，方许□买，克期驾回。并不许私载米谷，
转放□□，许地方军兵拿送。定□容隐，一并治罪。
所谓从潮州、惠州、广州等府到海南的人，一定是福
建人。福建多山，人多地少，宋代即依赖广东粮食。南宋
周必大说：“福建地狭人稠，虽无水旱，岁收仅了数月之食，
专仰舟船往来浙、广般运米斛，以补不足。”[18] 真德秀说：
“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19] 李曾
伯说：“闽、浙之间，盖亦尝取米于广，大抵皆海运。”[20] 
明代何乔远撰《嘉禾惠民碑》文说：“嘉禾为屿，山断而
海为之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
今而冠带邵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
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
下至广而上及浙。”[21] 嘉禾屿即厦门岛，民众仰赖广东和
浙江的粮食。今厦门海沧区原为海澄县三都，梁兆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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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外舆地全图》之海南岛
都建义仓记》说：“三都者，厥壤下错，
祈年少稔。惟是浙米广粟，航海而至，
则三时无虞。又惟是东西洋贩仰事俯
给，故地虽斥卤，民有固志。”[22] 蔡
献臣在崇祯十三年（1640）建议开海
禁说：“夫闽南福、兴、泉、漳四郡，
其地滨海，其山海多而田地少，故糊
口必资于籴粤。”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广东
巡按御史王有功禁止福建商人的白艚
船到广东买米。道光《广东通志》卷
一百八十八：“（万历）二十一年，
巡按广东御史王有功，禁治闽商私籴，
闽商白艚至广，辄多买米以私，各岛
牙户，利其重赀，相与为奸，米价辄腾，
民哗，有功治商逐艚，民乃定。”
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广
东米价涌贵，归咎白艚，众民因诉于
（广州）知府程光阳。光阳语少激众，
哄然思逞。知府因趋入按院，众随之
而入，知府越墙逃。因围按院陈保太，
保太又趋入布政司。布政饶景暐等以
钱粮关系，闭门不纳。保太劾之，是
以布政而下各夺俸，程光阳降二级。
首乱枭斩示众，其余责而遣之。” [23]
海南兵备道，明成化八年（1472）
设于琼州府，后革。弘治元年（1488）
复设，有副使一名，整饬兵备兼分巡 [24]。
万历七年（1579），海南兵备道副使
王弘诲请兼提学，获批。道光《广东
通志》卷一百三十五：“琼郡隔越重洋，
明初至中叶，学使按临雷州，檄琼士
北渡赴试。万历七年，准郡人尚书王
弘诲疏，以海南道兼提学事。国初仍之，
康熙十五年，始以广东提学道巡试。雍正九年，分设肇高学政，以琼隶肇高学政
考校。乾隆十六年，裁肇高学政，仍隶广东提学考试。以海道艰涉，定制岁科并
行。”
所以潭门这块《两院禁示》碑中的“两院”就是海南兵备道兼任提学道，
因为身兼二职，故名“两院”，时间在明万历八年（1580）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
之间。
这块新发现的石碑证明了明末清初有很多福建人来潭门港买米，潭门港正
是在此时逐渐兴起。会同老城的福建会馆有一块石碑，时间是明嘉靖二年（1523），
说明福建商人早在明代中期之前就到了会同 [25]。虽然兴起原因未必完全因为米
粮贸易，还有其他本地历史上的航海传统因素，但是福建商人的作用可能很大。
至于潭门人去南海诸岛的史料，现在尚不能追溯到明清时期的确切记载。
潭门港原属会同县，其南是乐会县，合并为琼海县。这一带海岸贫瘠，不
宜农业，而且是著名的台风通道，明代崖州高山所（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人
钟芳（1476-1544）说乐会县：
小踢乡，濒海，土瘠，岁五六月，苗方秀实，飓风淫雨作，海潮涌溢，
害稼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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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琼海的沿海土地贫瘠，不宜农业，促使居民改而
发展渔业和商业。从上引清末《中外舆地全图·广东图》
可以看出，潭门港恰好是在多条河流汇合入海之处，所联
系的内陆商业腹地较大，而且河流交汇之处恰好有一个港
湾，口小腹大，便于停船，躲避台风。古代称之为大海潭，
有会同县八景之一的大海澄潭，说明港湾内风浪很小。
潭门港出口南侧的排港村，现在还有一块清咸丰八年
（1858）五月十八日由乐会县令所立的石碑，记载咸丰三
年（1853）会同县人到此处盗伐树木，乐会县令认为该处
沙嘴是从乐会县境内延伸而来，两县的两条溪水汇合入海，
北岸属会同县，南岸属乐会县。此碑所记之事，即宣统
《乐会县志》卷四《海界》说：“博敖港北二十里有赤石，
三十里有潭门港，乐民与会民每年控海利。经会同县主林
振光断批，准潭门港中流迤南为乐会海界。海门以南海利，
归乐会承收。又排港潮沙地一片，上流溪水两条，一由会同、
一由乐会流下，归并为一溪入海，两县海船均是处停泊，
两县以溪港中流为界。”说明晚清这一带争夺资源比较激烈，
这也是本地民众出海谋生的原因之一。
三、陵水县的海港
海南岛南部陵水、三亚一带有很多港口，历史上与南
海诸岛的联系也很密切。这里距离南海诸岛最近，南来北
往的海船也要经过，所以历史上非常繁荣，地位重要。
唐代的陵水港就很重要，《新唐书·地理志》：“万
安州万安郡，下。龙朔二年，以崖州之万安置。开元九年，
徙治陵水。至德二载，更名万全郡。贞元元年，复治万全，
后复故名。土贡：金、银。户二千九百九十七。”
唐龙朔二年（662）析崖州而设万安州，原来在万安县
（今万宁市），玄宗开元九年（721）徙治陵水县（今陵水
县）。唐代新设此州，正是因为海上贸易的繁荣。唐代在
今陵水县境内还设富云、博辽二县，唐末到宋初废 [27] ，说
明唐代的陵水县非常繁荣。《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
“万安州”最后说：“赤土国，在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
经鸡笼岛，即至其国。亦海中之一洲。丹丹国，振州东南，
州行十日至。”[28] 
玄宗天宝七年（748）鉴真第五次渡海，遭风漂流到了
振州江口，又到了万安州：
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
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
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
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斤。其宅后，
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 [29]。
万安州的首领是土豪冯氏，他依靠劫掠波斯商船获得
了大量财富，还劫掠船上人为奴婢。鉴真来后的两年，州
治就迁到了陵水县。
宋代万安军曾移到陵水洞（应即陵水县），又移到博辽，
再移到万宁县 [30] 。南宋绍兴六年（1136）提刑使董弅上奏
废万安军为县，十三年（1142）安抚使王趯上奏复为军 [31]。
北宋熙宁七年（1074）省陵水县，入万安县，元丰三年（1080）
复为县。《元丰九域志》载“万安军”人口最少 [32]，《方
舆胜览》排在海南四州最末。说明北宋陵水一度衰落，万
宁与陵水在宋代不太繁荣。
南宋赵汝括《诸蕃志》卷下：“（万安军）城东有舶
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 [33]
因为在航海要道，所以有舶主都纲庙。正德《琼台志》卷
二十六《坛庙》“万州”：“昭引庙在州东北三十五里会
通都新泽港，其神原有庙祀名舶主。”道光《万州州》：
“昭应庙在城东北莲塘港门，神名舶主……祀用羊鸡鹅鸭，
甚忌豚肉，往来船只必祀之，名曰番神庙。”
明代的陵水县是重要商业港口，海南琼山县（今海口市）
人海瑞说：
琼州号为岭南，百粤益南之远，陵（水）地连崖州，
山海货比郡治下为胜。其地又居郡城之尽，有仕于此为贪
为肆，实为已百方文饰，传为人又毒于郡治中人矣。自非
介石之守豪杰自命，未有不以地变者。浮梁秋塘吴侯，由
恩贡国子生授万州判，判为州守之贰，韩昌黎谓，漫不可
否事者无得自见之怀，虽有识者亦无不曰其有不为有制之
尔。三载考绩，得晋其州属陵水尹，言陵则无有出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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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其贪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乎？乃侯履任又二载奇矣，
无意于香仔，无索于海舶 [34] 。
海瑞说陵水县的贸易非常繁荣，比琼州府治所在的琼
山县还兴旺。面对丰富的财源，很多官员都变节腐败，这
就证明了明代的陵水海港确实非常繁荣。
陵水县是海南三大林区之一，西北部山地的热带林木
资源丰富，有吊罗山林业局、森林公园和白水岭热带森林
自然保护区。珍贵林木有花梨、子京、青梅、母生、坡垒、
油楠等，药用植物有槟榔、巴戟、天冬、沉香、百部、山杜仲、
金银花等。陈植《海南岛新志》说陵水县：“物产以米、藤、香、
木材、椰子、槟榔、鸭卵、海产物、砂糖等为大宗，螺珠、
鹿茸、沉香、树皮等为特产，芋类、萝卜、瓜果、蔬菜、甘蔗、
菠萝蜜等为副产。”[35] 现在新村港还是著名珍珠养殖地，
养殖马氏珍珠贝与白蝶珍珠贝。
明代的陵水也盛产香料，当时的海南有很多这类商品
输入北方。丘濬说：
奇香、异木、文甲、氄毳之产，商贾贸迁，北入江淮
闽浙之间，岁以千万计，其物饶也 [36]。
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海境》：“郡东水路，半
日至文昌铺前港，半日至清澜港，半日至会同调懒港，半
日至乐会博敖港，半日至万州莲塘港，日至南山李村港，
日半至崖之临川港。”
南山即陵水县东南的南山岛，现在已经与陆地连接。
今南山岛北部的中间与陆地连接，所以其北分为东、西两港。
西港在新村镇，即新村港；东港在黎安镇，又名港门港。
正德《琼台志》卷五《山川》陵水县：“水口港，在
县南十五里岭黎乡，源出大河水，至此会潮成港……黎庵
港，在县东南十二里岭黎乡，源发黎亭峒，流经黎苗铺与
潮会成港，黎人曾结屋岸居……南山头港，在县西南二十
里，源自岭脚峒，流至南山村与潮会成港……咸水港，县
南十五里，潮长蜑船可渡。”黎庵港即今黎安港，南山头
港即今新村港。
明代陵水县南山岛海港很重要，倭寇屡次侵犯，所以
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设南山千户所。南山所与清澜所
都是海南岛上不在州县的所，说明是两个最重要的海港所
在。
正德《琼台志》卷二十《兵防下》“城池”：“南山
千户所城池，洪武甲戌都指挥花茂，奏立于南山港西，只
用木栅。永乐间，署所事百户赵昱以南山港旧所屡侵倭寇，
沙地木栅难以隄备，奏请移所。十六年，指挥张恕乃督工
于今岭黎乡马鞍山之北筑砌。”花茂设南山所在南山港之西，
即今日新村港附近，这里是南山港最重要之地，但永乐年
间南山所移入内地。因为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以
南山所移入内地反而促进了南山港的发展。
清宣统元年（1909），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乘“琛
航”“广金”二舰巡视西沙群岛，在一岛上遇到海南渔民，
李准说：“余询其渔人为何处人？据言为文昌、陵水之人，
年年均到此处。”李准恰好是四川省邻水县人，邻水和陵
水的南方读音相同，所以李准把西沙群岛的这个最大岛永
兴岛命名为邻水县。虽然是纪念他的家乡，其实是源自海
南陵水。可见清代陵水港虽然衰落，但仍然是联结南海诸
岛的重要海港之一。
四、三亚的海港
唐代在今三亚设振州，宋代改在今琼山的崖州为琼州，
改振州为崖州。唐代振州辖有五县：宁远、延德、吉阳、
临川、落屯，宁远县城在今崖州，延德县城在今乐东县西南，
吉阳县城在今藤桥镇，临川县城在今三亚市，落屯县城在
今三亚北部。唐代在海南岛所设的县城，在今陵水、三亚
境内最密，说明这一带的海外贸易最为繁荣。
《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
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
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
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
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
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入，公干之室亦竭矣 [37]。
振州人陈武振居然设法让商船搁浅，再进行掠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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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富，而且重贿招讨使。同书卷二六九引房千里《投荒
杂录》：
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
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
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
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
唯恐不程……既牧琼，多乌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干驱
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
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
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
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 [38]。
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专门生产商品，销往广州，这
些工艺技术不知是否也来自陈武振？
今陵水县和三亚市发现唐代到元代6处伊斯兰古墓群，
有上百座墓葬。墓前多有阿拉伯文珊瑚石墓碑，这源自东
非和阿拉伯半岛习俗，双墓碑则见于马尔代夫，陵水英州
镇干教坡 1 号碑文是阿拉伯九世纪的库发体。[39] 
宋元时期有很多占城穆斯林移居崖州，即今三亚回族
的祖先。《琼州府志》说：“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宋元
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今编
户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
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
三亚港的前身是临川港，唐设临川县，宋降为镇。南
宋末年，陈明甫占据临川港五、六十年。正德《琼台志》
卷二十一《海境》：“郡东水路，半日至文昌铺前港，半
日至清澜港，半日至会同调懒港，半日至乐会博敖港，半
日至万州莲塘港，日至南山李村港，日半至崖之临川港。”
正德《琼台志》卷六《山川下》“崖州”：“多银水……
通临川港入海。大蛋港，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蛋利用坊，
客商泊船于此……望楼港，在州西八十里，水自抱里村岭
下流经望楼村入海，番国贡船泊此……番人塘，在州西
一百二十里黄流村西海滨……昔有番人村……毕潭港，在
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临川港，一
名临川水，在州东一百三十里。”
叶盛在明天顺七年（1463）六月二十一日上奏说：“占
城国进贡白黑象只方物船只，到泊崖州三亚海面。”[40] 
正德《琼台志》卷十八《兵防上》的西路儋昌崖三所制，
说弘治七年：“时倭寇累警，于崖又立望楼、榆林二堡。”
说明望楼、榆林都是重要海港。
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石之属”：“引针石，
即磁石，出崖州临川港者佳。”
正德《琼台志》卷九《土产下》“货之属”：“车磲，
形如蚌蛤而厚大，色白，出崖州。”砗磲来自南海，不是
产自崖州，而是崖州人到南海捕捞。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卷二十二：“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
如蚶壳，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41] 南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南海有蚌属曰砗磲，形如大蚶，盈三尺
许，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明代黄衷《海语》卷下《畏途》
说万里石塘：“其产多砗磲。”光绪《崖州志》卷四《物产》
“介类”：“蚶，壳上有棱，如瓦垄，壳中有肉，紫色而
满腹，俗呼为天脔。《岭表录异》云：州海中生蚶，甚大，
有片甲大如屋者，以治器。即为车磲。”又：“车渠，《一
统志》出崖州，形似蚌蛤，有纹理。”[42] 
清代崖州西部的大蛋等港衰落，而东部的三亚、榆林
等港兴起，光绪《崖州志》卷二《港》说：“大蛋港，城
西南八里，港浅，不能泊船，昔为要隘，今废……三亚港，
城东一百二十里，受三亚、大陂、临川水入海，为商船麇集处。
大蛋港的八角庙（周运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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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港，城东一百三十里。西南与安南之陀林湾对望，约
三百里许，为印度洋所必由之路……然两岸暗礁，均系松
质石灰石，稍加人工浚挖，不独船易入水，即兵船亦可多
容十余艘。至于水无水虫，船板无虞蚀啮，底皆硬泥，轮
船便于停泊，犹余事也。多银水由东北注入，崖水土颇恶，
而此地独佳。往来轮船多于此取水，目下有关船驻港。夏间，
商船由南洋返者，必入港报验。两岸地平坦，南北各二三
里，东五十余里，西少短。零星村落三十余处，有山如屏，
障蔽北方，逾山则三亚港也。港有浮沙一带，以障海潮。
渔船入内停泊，冬春渔业极旺，足供十万人之用。傍岸有
晒盐田数十处，亦天然美产也。”
大蛋港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河流泥沙淤积，而东部
诸港是山地岬湾海岸，不受河流泥沙淤积之困，所以能取
而代之。
大蛋村，现在归属水南行政村。大蛋、水南都在宁远
河口，历史上是鉴真东渡遭风漂流登岸之地，也是李德裕、
卢多逊、丁谓、苏轼、赵鼎、胡铨等众多名人贬官谪居之地。
笔者曾经到大蛋村考察，在靠近海边的八角庙，看到
供奉的有海龙王、五龙大王、三江娘娘、巡海苏公、九天娘娘、
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女娲娘娘、天后圣母、土地公等神，
前面一些都很有地方特色。据说海龙王是大蛋村特有的神，
而且是主神。八角庙原来在海边，海龙王可能是疍民原有
信仰，因为疍民自称龙种，又名龙户，明代邝露《赤雅》说：“蛋
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清代檀萃《谈
蛮》：“蜑人，海上水居蛮也，其来未可考。以舟为居，
业渔或编篷，濒水谓之水栏，辨水色，则知有龙，故曰龙户。”
五龙大王或许也与海龙王有关，巡海苏公或许源自大蛋村
的苏姓疍民。海龙王、巡海苏公的生日是四月初八，明显
是源自佛诞节，说明这是最重要的神。五龙大王的生日是
五月五日，应是源自端午节。三江娘娘也很重要，此庙供
奉的有三江大娘娘、三江二娘娘、三江三娘娘。三江娘娘
源自博鳌，正德《琼台志》卷二十六“乐会县”：“三江庙，
在县东十八里博鳌浦，宋天圣元年乡人建，祀三江晶信夫
人。”“会同县”：“三江庙，在积善都，即乐会三江行
祠。”说明琼海的航海风俗影响到了崖州。在大蛋村的海边，
还有龙庙，也说明龙神重要。
 许崇灏根据前人资料重编之《琼崖志略》第二章《琼
崖的地理》六《港湾》说三亚港：“港内水不甚深，千余
担之帆船可以入口。港湾虽不良，然因冬令渔业旺盛，且
为产盐之区，内港细长，又适于避风，故北海、阳江、安浦、
文昌、乐会各处之渔船，及运盐之帆船，恒以时来集。自侨丰、
源兴各公司来营盐业后，间有雇轮船运盐之举，该港遂渐
次发达。”
近代榆林港又超过了三亚港。抗日战争时期李待琛主
要根据日本侵略者资料编译的《海南岛志现状》说榆林港：
“本港为本岛最优良之港湾，扼南部之咽喉，又为南洋诸
岛交通之要冲。法国一八九七年于本岛租借条约失败后，
强要我国订定不割让条约，有在此建设军港之计划。英国
亦曾欲以此为香港补助港，我国政府于民国二十五年有拨
巨款建为军港之议……日本进驻本岛后探得田独、石碌两
铁矿，急欲开采，并迅速将此优良之矿石运往日本……乃
于榆林港之安游一部，急忙筑港，称安游港。”说三亚港：
“本港向以崖县之门户、盐业渔业之中心著称，然其价值
大有超过于此者。本港在榆林港之西部二·七公里……有
开凿打通两港之计划。”[43] 又，许崇灏重编之《琼崖志略》
第二章《琼崖的地理》六《港湾》说榆林港：“清代曾拟
在此设军港之计划，日俄战争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东来，
曾寄泊于此。民国二十七年冬，日本占领琼崖全岛，亦以
此港为海军根据地，而控制南洋，我既收复失地，如建作
军港，有自然之基址，无穿凿之艰难，国人其速起图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的海军接收南海诸岛，由“太
平”“永兴”“中业”“中建”四艘军舰组成舰队即从榆
林港出发，巡航南海诸岛。及至现代以来，榆林港的地位
日益重要，现在仍然是海南的重要海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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